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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有朋友向我問及為出生嬰兒起名（粵人
多將「起名」稱為「改名」，本文沿用此粵語
用法）的問題，例如哪些字意思好？哪些字聲
音好聽？或者直接問我有甚麼建議。老實說，
我可不是改名專家，這些朋友問我意見的原因
大抵因為我喜歡寫古典詩，他們覺得我喜歡斟
酌文字，或者直覺上以為我懂很多好字、深
字，故問問我意見。後來我發覺，朋友們大部
分心目中已有想法，或想取某個意思而未想到
合用的字，故我給的意見主要是從聲音上考
慮。
我為朋友們的兒女改名「出謀獻策」時，首

先會對他們說：我們粵人改名，意思確定後，
接㠥最重要的是講究用字平仄的和諧，千萬不
要改三個字都是平聲的名。所謂三個字平聲的
名，包括三個字都是陽平、陰平或陰陽平夾雜
在一起。三個字都是陽平的如楊鵬翔、林奇雄
（不敢舉太多，擔心得罪諸位讀者，如巧合言
中某位之名，請諒，下同），三個陰平的如張
春霏、孫飛英，三個字陰陽平夾雜的如藍英
翹、吳琦君等。其中以三個陽平聲的名字最不
動聽，更須避免的是三個陽平聲且是同聲母者
或同韻母者，例如凌良林、徐松材是三字同
聲，程榮齡、羅和娥是三字同韻。之所以有這
種認知，是因為以前上古典詩創作課時，老師
千叮萬囑命我們作律詩時不要犯「三平尾」
（或稱「三平調」），故印象深刻。

後來，由於我每次都給朋友這種建議，或者
以此準則為他們篩選名字；上課時又向學生灌
輸類近的看法。有時反思這種說法，發現愈來
愈有問題，例如蘇東坡，是三個陰平字，但聽
來很好聽；又如歐陽修，兩陰平夾一陽平，亦
甚悅耳。那麼三個字是平聲的名字，以及作詩
時犯三平又有甚麼問題呢？這問題想了很久，
後來在杜甫的一首詩中找到了答案。杜甫有
〈石櫃閣〉五古一首，其中有「臨虛蕩高壁，
清暉回群鷗」之句，詩後仇兆鰲注云：
古詩有五字皆平者，曹植詩「悲鳴夫何

為」，杜詩「清暉回群鷗」是也。⋯⋯有七言

皆平者，崔魯詩「梨花梅花參差開」。⋯⋯但

在古詩，可不拘耳。（《杜詩詳注》卷九）

杜句「清暉回群鷗」五字皆平聲，比三字平
聲多出二字，理論上更不動聽，但我們諷誦此
句，絲毫無礙耳之感。細察杜詩此句，首二字
「清暉」在粵語中屬陰平，「回群」二字是陽
平，「鷗」字是陰平。唐人對平聲是否已明晰
具備陰陽的概念，我們不敢肯定，但杜甫此句
之平聲安排明顯是刻意為之的。相信在他心目
中最少已有平聲高低的概念，故沒有採取五字
純高（陰）平、純低（陽）平的鋪排方式。更
關鍵的是，杜甫此五字的鋪排彷彿參照了「仄
仄平平仄」的格律概念，陰平若比作「仄」的
話（事實上仄聲中的陰入聲調值就與陰平一
樣），陽平可比作平，這種參照安排就是此句

動聽的原因。相反，仇注
所引的另一個五平例子，
即曹植的「悲鳴夫何為」
的聲音效果比起杜句就相
差甚遠，因此句除首字
「悲」是陰平外，餘四字均
是陽平。顯而易見，曹植
寫此詩時並未有如杜甫般
的聲音考慮，這應與當時
對聲音的掌握未若唐人般
後出轉精有關。
如果我們再看仇注所引

的更多平聲的唐人崔魯
（《全唐詩》作崔櫓，茲從
之）詩句例子，會更明白
古人動聽詩句聲音安排的
規律。崔櫓「梨花梅花參
差開」一句出自其〈春日即事〉詩，此句七字
俱平聲，第一三字「梨」、「梅」是陽平，其
餘五字陰平，再以平仄譜式作類比，這可當作
「平仄平仄仄仄仄」（這裡是以調值類比，並非
是該句諸字的真正平仄）。當我們誦讀時，
「梨」、「梅」二字會稍沉，故有頓挫之美；至
於「參差開」三字陰平，其聲音本來就甚悅
耳，因而作者沒有摻入低（陽）平之安排。而
「花參差開」四字陰平，似乎不太動聽，但由於
「花」字是詩句的第四字，剛好是一個小停頓，
而「參差開」意思上亦別作一組，因而不會將
之視為四字連陰平的組合；故聲音上仍甚好
聽。假設此句改作「櫻花荊花參差開」，又或
「梨花梅花連綿開」，都會沒如原句「梨花梅花
參差開」般悅耳，因為前者七字陰平，數量太
多而欠變化；後者則陽平（梨、梅、連、綿）
略多，音調較沉。明人李東陽亦留意到五字連
平、七字連平的問題，其《麓堂詩話》謂：
詩有純用平側字而自相諧協者。如「輕裾隨

風還」，五字皆平；「桃花梨花參差開」，七字

皆平⋯⋯。此等雖難學，亦不可不知也。

這裡「輕裾隨風還」自出曹植〈美女篇〉，
平聲鋪排是陰陰陽陰陽，以平仄類比是仄仄平
仄平，比杜句「清暉回群鷗」之動聽效果稍遜
一些。但由於其平聲陰陽交錯運用，故效果亦
不錯。至於「桃花梨花參差開」一句，李東陽
應是指崔櫓詩而言，只是第一三字略有不同，
引作「桃」、「梨」，而非仇注的「梨」、
「梅」，但同樣是陽平聲。李氏謂「純用平」但
「自相諧協」，明顯是指此類五平、七平是可以
運用到自相諧協的地步的，比仇注對此類五平
七平運用的「但在古詩，可不拘耳」評語要正
面及深入得多，李氏又謂「此等雖難學，亦不
可不知也」，更是以一種甚為褒賞的態度評論
的。但李氏並沒有說出「自相諧協」的原因，
筆者以為五字或七字連平而能「自相諧協」的
原因就在於陰陽平（或稱高低平）的間隔調

配，五字如杜句「清暉回群鷗」的「陰陰陽陽
陰」（或「高高低低高」），曹植句「輕裾隨風
還」的「陰陰陽陰陽」（或「高高低高低」），
七字如崔櫓句「梨花梅花參差開」的「陽陰陽
陰——陰陰陰」（或「低高低高——高高高」）。
總之，竅門就是，五字連平句前三字或後三字
間必須具備陰陽平，七字連平句前五字或後五
字間必須具備陰陽平，並作有規律的交錯運
用；而且必須避免三個陽平連用，三個陰平連
用或者三字中陰陽平合用則可以不拘。這對我
們創作古體詩時運用五平或七平句頗有參考價
值。
但古人何以設下格律詩避免三平的創作則規

呢？淺見以為，這主要是因為格律詩為後起詩
體，必須要與古體詩多用三平尾的特點相異
（據王力《漢語詩律學》，古體詩以三平、平仄
平、仄平仄三種結尾最常見），才能顯出格律
詩的自我特色。反而與一般說法認為這是基於
聲音動聽與否的考慮關係不大，否則就難以解
釋為何三個陰（高）平連用或陰陽平合用而仍
能悅耳。當然，我們寫近體詩時，仍要避免三
平，要守這個古人已定下的規矩。而寫古體詩
時，有時也應避免三個陽平（低平）連用（除
非要刻意表現一種拗折低沉的感覺），因為這
樣非常不動聽，至於三個陰平或陰陽平合用的
情況則沒有問題。
回到改名這個話題上，我們根據上面的分

析，可以歸納出改平聲名字要考慮的規則：就
是要避免三個字俱是陽平聲，而三個陰平、陽
陰陽、陰陰陽、陽陽陰俱無問題。當然，從聲
音角度，最好聽的名字應該是有平有仄，這樣
三個字聲音才富於變化，甚至可考慮三個字四
聲（平上去入）俱不同，這就更動聽了。或有
讀者會問，那麼改名時三個字是仄聲要否避
免？格律詩創作中三仄腳問題大嗎？限於篇
幅，要留待下次討論了。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董就雄

從改名到作詩再到改名

我知道生存的感覺，媽媽自小
就告訴我，只要把手放上左胸口
上，就會感受到胸口微微地起
伏，心臟有規律地跳動㠥，氣體
緩緩從鼻子流過，這一切都告訴
我，我是活㠥的。小時候總是對
死亡充滿幻想，死亡的世界是否
與我們的世界相同，又或許他們
根本沒有死去，只是隱了身，不
讓我們看見他們。從來都沒有人
能夠給我一個正確答案，只告訴
我他們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而
我們是不許與他們見面的。
死亡，這兩個字對於我這黃毛

丫頭來說，是多麼陌生的詞語
啊！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與
它第一次碰面。昔時，家中養了
一隻可愛的小倉鼠，牠是我的好
朋友，有甚麼秘密我都會與牠分
享，因為牠絕不會告訴別人。我
本以為牠會永永遠遠陪在我身
旁，怎料牠卻先行一步，獨自走
向那遙遠的世界。我摸㠥牠冷冰
冰的身體，昔日軟綿綿的身體已
變硬，眼睛也緊緊閉上，再也看

不到牠那精靈可愛的眼睛了。眼
淚不受控制地從眼眶中溢出，一
顆顆豆大的淚水滴在牠身上。我
的思念和痛苦都化成淚水，一滴
滴流走，跟隨牠的身影，到達那
世界去了。這是我第一次嚐到死
亡的滋味，是又鹹又苦，心更是
隱隱作痛，活像有人用手握㠥我
的心臟一樣。
第二次的時候，就是發生在我

婆婆身上。我婆婆常常用她那皺
皺的手，一下一下地撫摸我的
頭，把溫暖傳入我的身邊。我一
直很希望能夠緊緊地握㠥她的
手，不讓她逃離我身邊。可惜，
我的力量始終不夠大，永遠敵不
過繩子另一頭的人，婆婆就這樣
被他帶走了。但是婆婆在死之
前，我一直陪在她身邊，緊緊握
㠥她的手，把以往她給我的力量
傳給她，她一直都是笑㠥的。即
使閉上了眼睛，笑容也未曾褪
色，她到了最後一刻也是快樂
的。我總是躲在一角，悄悄地獨
自哭泣，因為我不想給婆婆看到

我的哭臉，婆婆會不高興的。雖
然婆婆已經不在，但當我抱㠥她
做給我的洋娃娃時，仍然可以感
受到她的氣味，溫度仍然殘留在
上頭。我相信婆婆並沒有真的離
開我，她仍然在我身邊，用那溫
暖的手抱攏㠥我，保護㠥我，成
為了我的守護天使。
我不希望再遇到死亡了，因為

它必定會把我弄哭，送我一雙紅
腫的眼睛；我不希望任何人再消
失，剩下我孤零零一人。我將會
用手緊握㠥每一個人，用眼睛看
清所有人，用心記住他們每人對
我的愛。
媽媽曾對我說：「媽媽有一天

會離開你，但是你不用害怕，因
為媽媽永遠在你身邊，永遠愛㠥
你。」我不會害怕死亡，它所帶
走的是他們的身軀，並沒有帶走
他們對我的愛，而且四處都會有
他們的回憶，他們永遠同在。當
我們哭乾眼淚後，就該重新振作
向前行，他們會在前頭等㠥我
們。

■文：黃慧芳（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文：伍淑賢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十四）生與死

秋天來了，工廠花園裡幾棵高大的
枇杷樹正在悄悄開花。我領㠥兒子在
樹下玩，有一股微微的、淡淡的清香
飄向鼻子，我抬頭一望，哦，原來是
枇杷花又開了。
我告訴兒子：「枇杷花開了，聞到

枇杷花的香味了嗎？」兒子說：「就
是快到夏天時吃的那種枇杷嗎？」我
說：「是呀。」兒子圍㠥枇杷樹，轉
了一圈又一圈，說：「沒有看見花
呀，只是有一點點特別淡的香味。」
我見兒子看不見枇杷花，便摘下了一
枝，只見黃白色的枇杷花被絨毛密密
麻麻地包圍㠥，花呈倒卵形，不仔細
看，根本不知道這是枇杷花。許多年
前，我就奇怪，那些漂亮而美味的枇
杷是甚麼時候開花？甚麼時候冒出果
實的？春夏秋冬，都見不到枇杷花的
影子，它那美麗的果實到底從哪裡
來？去年，一個朋友告訴我，說枇杷
是秋天開花。我當時覺得不可思議，
秋天開花的植物雖然也有一些，但在
我們中原這一帶卻比較少，尤其是枇
杷，它開完花後，還要結果，它怎樣
度過那凜冽的寒冬呢？
後來，又有一個朋友說，枇杷花做

成茶以後，含有淡淡的枇杷香味，沖
上一杯，茶湯純正剔透，芬芳四溢，
口感還挺好，實屬綠色保健飲品，如
果再加上適量的冰糖或蜂蜜，風味就
更好了。
兒子拿㠥枇杷花，說：「嗨，這枇

杷花好小呀，一點都不好看。」我
說：「這就是枇杷的可貴之處。在它
開放的時候，總是悄悄的，不顯山，
不顯水，從來不驕傲自大，自以為
是。而等到明年快到夏天的時候，它
就長得非常美麗動人了。做人也是這
樣。人不能耍小聰明，幹甚麼都要腳
踏實地，一點點地去做，一點點地積
累，把小事積累起來，最後就成了大
事。就像這枇杷
花一樣，一點點
地長大，一點點
地積累，先看起
來不起眼，最後
卻長成了美麗的
果實。」兒子似
懂非懂地點點
頭。我又說：
「爸爸說這些道
理是怕你自認為
自己聰明，就不
勤奮，不努力。
爸爸見過好多聰
明的人，老是認

為自己聰明，就偷懶耍滑，最後一事
無成。咱們老祖宗說『天道酬勤』
就是這個道理。還有，人不能看一
時的燦爛、輝煌，要看一生的燦
爛、輝煌⋯⋯」
咳，我也不知道為甚麼那天對㠥兒

子，對㠥盛開的枇杷花，竟說了那麼
多的大道理。做為一個父親，我希望
他快樂、幸福、健康、聰明，但又怕
他愛耍小聰明，就像許多花，只在春
天裡綻放，最後卻悄無聲息。
後來，讀到一首寫枇杷花的詞，也

不知道作者是古人還是今人，詞寫得
非常棒。現摘錄在此：
「滿身雪積，看月歸來，向誰悄

立。料比梅花更早，透露春消息。一

水盈盈，無邊清寂。碧天橋上雲自

開，白沙樹下門深閉。 遠山一點，幾

處行舟，經年如是。除卻眉間袖底，

何計相迴避。江南尋遍無閒思，個中

唯此成滋味。」（陶學鋒《枇杷花．詠

百年匯昌茶》）

此詞寫得清麗、深沉，意境悠遠，
把枇杷花的特點與作者的想像、人生
意願結合起來，真是相得益彰。
是的，枇杷花比梅花開得更早，也

更不怕風霜雪雨。在嚴寒的冬天，枇
杷樹依然翠綠，在雪壓的冬枝下，枇
杷花已經變成幼小的枇杷果實，依然
在倔強地、毫不屈服地生長。在這萬
物肅殺、嚴寒的冬天，它卻滿懷希望
地期待㠥春天。在凜冽的寒風中，它
已經看到了一個 紫嫣紅的未來。而
當春天真正來到，它卻沒有沉醉在春
天裡，沒有像百花那樣展示㠥自己的
艷麗，而是依然埋頭生長。等到初
夏，當幼小、不起眼的枇杷花變成美
麗而金黃的枇杷果，人們驚艷它的美
麗之時，它已經不再訴說甚麼，它也
用不㠥訴說甚麼，因為它本身的輝煌
已經說明了一切。

■蒲繼剛

秋天開放枇杷花

「阿嬤」的父親噎死不久，伯父大鬧靈堂之後，
「阿嬤」就帶㠥媽媽和幾個妹妹，去多倫多投靠舅
父。涼茶店，也真給她那個伯父拿了去，弟弟就跟伯
父留港。這些都是「郭大人」在電話上告訴我的。
「阿嬤」出國的日子是個星期天，我一早起來記掛

㠥，去機場送她。飛機其實是中午的，我來早了，同
學都未到，卻老遠見到李鴻儀。她頭髮還是一樣長，
黑水晶蝴蝶紮結長馬尾，閃閃亮。自從米高神父那
事，我等她放學等不㠥那天起，我都沒找過她。到我
退學了，她也沒找過我。我不知道這個以前天天一起
坐車吃飯的人，現在還算不算是朋友。
同學很多不喜歡她，因為她胖，因為頭髮太長，馬

尾見老套，因為她為了引老師注意，有時會做古怪的
事。「二叔」在電話上告訴我，在杜修女的「新政」
下，替學校在外面拿獎是一等一大事，會立功的。李
鴻儀就很努力，要為學校立功：唱歌不成，就朗誦
吧，她聲音洪亮，又豁得出去；演戲也不放過。「二
叔」的那些正經八百的莎劇，現在沒人再提了，興起
的是一些輕鬆的音樂劇選段，像大戲的折子戲，因為
校際音樂節有這些項目。為了加入朗誦校隊，聽說李
鴻儀甚麼都肯做，甚至肯扮一頭老鼠。我一點都不奇
怪。
我卻喜歡她，喜歡她路人皆見的機心，喜歡她三扒

兩撥盤起長髮的熟練手勢。她只不過要個舞台罷了，
我們反正不是主角，給她開心開心又何妨。
送同學出國，還是第一次，不過這個啟德機場，我

和李鴻儀可一點都不陌生，因為中二那年夏天，家裡
實在太熱，我們約好了在這兒的二樓溫習，就是圖它
空調夠冷，座位又多，夠安靜，還有是品流高尚。看
書看倦了，就觀賞一些外國人，有些像做生意的，匆
忙趕飛機的樣子，也有年老的金髮夫婦，很富泰的光
景，手拖手，挽個小皮包，穿㠥光鮮的運動衣球鞋，
悠閒地來回散步，看商店的香水煙酒，消磨時間等登
機。我和李鴻儀都同意，這就是好多年後我們要的生
活。
去到以前常溫習功課的地方，果然她已經在了，

「阿嬤」一家還沒來。我見到李鴻儀的長馬尾沒變，
很高興，上前打招呼。這麼久沒見，在西洋電影裡，
這時刻就要來一個擁抱，我心也閃過想這樣做，但手
腳身體不靈活，硬硬的，機會忽的過去了。

「為甚麼這麼久不找我？」她問。
「我在車站等過你幾天，都沒等㠥。」我停了一

下，正按不住又要問米高神父的事，這時「阿嬤」她
們推㠥大箱小箱行李到了，我們趕忙起來，跟李家媽
媽打招呼。「阿嬤」的幾個妹妹，我們都認識，有一
個也是我們校裡的小師妹，她們都是很乖的女孩，做
很多家務粗活，榨蔗汁又快又乾淨。我們幾個同學，
幫忙用手推車把行李放好，又陪「阿嬤」去航空公司
櫃 拿機位，托運行李。我們都沒坐過飛機，其實都
不知道怎樣做，不過還是一步步做了。
李媽媽因為伯父不讓小兒子來送機，看來一夜沒睡

好，眼紅紅的。我們都跟她說些開心話，說李媽媽的
馬荳糕和滷蛋做得那麼好，去到那邊可以開店做生
意，賺遊客的美金，引她想些開心的。這時陸續有同
學到了，談談說說的，氣氛好起來。有同學帶來家裡
的照相機，隆重地拍起照來，有不同的組合，乙班
的，甲班的，我當然是乙班的一組，不過也有機會跟
「阿嬤」單獨照一張，然後又跟她媽媽和姐妹合照。
後來李家的親戚也來了幾個，就是伯父和小弟沒來。
時間到了，馬上要進入禁區辦登機手續，李媽媽哭

起來，頭上的小白線花幾乎甩掉。她怕以後都回不來
了，再見不到兒子，「阿嬤」要勸她，又要照顧
妹妹拿好護照證件，一時亂了手腳。我們人雖
多，卻不知怎辦。
這時站在旁邊的「玄妙大師」，二話不說，上

前把李媽媽摟住，過了幾分鐘，讓她哭夠，慢慢
安靜下來，在她耳邊說了些話，一家人就進去
了。「阿嬤」跟我們笑笑揮手，我特記得她的金
絲眼鏡，和一張白瓷臉。
散了之後，我請李鴻儀去九龍城一家西餐廳吃

飯，叫「銀馬車」的地方，其實是抄襲「車厘哥
夫」那種俄式西餐廳的，只是廉宜好多。我跟廠
裡的大人來過。
點了餐，我馬上問起那次戲棚失火的事，她是

怎樣把兩個修女應付過去的。
「我只是在山上散步，碰到神父，說了幾句，

甚麼都沒發生過，還有幾個同學一起，完全有人
證。我不怕。」她說。
「不過杜修女比校長厲害，會把人看穿。」她

掰開小麵包，一口吞掉。

藝 天 地文

■ 每個人的姓氏是生而有之的，所以取個好名就很重要了。
網上圖片

■ 黃白色的枇杷花被絨毛密密麻麻地包圍㠥。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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